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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过落地窗洋洋洒洒地铺在地板上，
墙上的那本旧日历被吹进来的风微微掀起了页脚，今天是年
三十了。她迷迷糊糊地揉了揉眼睛，习惯性地伸手往床柜摸
寻着手机。

还是没有任何地信息 ，也没有任何来电记录。今年 ，还
是自己和奶奶一起在老家过年吗？她暴躁地起床，走到窗户
旁用力地一扯窗帘，看见外面一片万物复苏的景象，那颗烦
躁的心才慢慢得到了缓解。

她闭上眼，想着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这几年来，家里都冷清清的，即使是过年，也毫无生气。

每次看着邻居他们一家子人围在一起闹哄哄的场景，她心底
和眼底都是满满的羡慕。

奶奶年迈，身体的原因经不起长途的颠簸，父母又远在
外地工作，没有时间赶回来。她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喂，汝汝吗？我和你妈今年就不回家了。我已经往你
卡里打钱了，你好好照顾奶奶。”电话那头是一年都见不到几
次面的父亲。

“好。”
她越来越敷衍 ，甚至有时直接挂掉电话。她清楚地知

道，陪伴与工作，父母选择了后者。但她不能怪谁，谁也不能
怪。生活向来公平，多给予了她什么，终究也会从其他地方
夺走一些什么。

和奶奶交代了几句，她就自己一个人跑到街上溜达。看
着大街上的行人三五成群，好不热闹。备办年货、采购食品、
礼品、添置新衣裳……而她，孑然一人，站在喧闹的人群中，
显得格格不入。

她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看过这条
老街了。眼前一片张灯结彩的景象，倒是有几分过年的气
氛，商贩摊前人流络绎不绝，儿时的那家热汤面依然还存在
于安静的巷尾，大人们互相道新年好，孩童则围在一起玩游
戏。

她落寞地想着，热闹是别人的，孤独是她的。
一天的时间总是流逝得这么快，还没来得及享受白天的

时光，就要被迫接受夜幕的来临。电视上播放着春节联欢晚
会，饭桌上只有她和奶奶两个人。在这个应该阖家团圆的日
子，奶奶的儿女不在身边膝下促谈，她的父母也不在她身边
欢声笑语。

这个春节，还有任何祝福吗？
手机的声响打破了客厅的安静，奶奶从沙发上起身去接

电话了。
“喂，妈，是我。”手机那头传来声音，“想来想去，我们决

定过几天没这么忙了，就回家一趟，这件事你先不要告诉汝
汝。”

……
“好，我知道了，你们在外面也要照顾好自己。”奶奶开心

地走了进来。
她转过身一脸好奇地问道，“奶奶，谁啊？”

“是哪位亲戚要来吗？”
“是你爸，傻孩子。”奶奶满脸慈祥地说到。
“他说什么了？”她表面看似漫不经心地问到，其实，内心

深处强烈地想听到他们会回来的消息。
“也就唠叨唠叨几句。”奶奶握着她的手，从口袋里掏出

了一个红包。
“孩子，新年快乐。”
她张开双臂拥抱了奶奶，很多祝福的话哽咽在了喉咙

里，最后只剩下那句。
“奶奶，愿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未来的日子，她还要

陪奶奶走很长很长的路。
这几天，大街小巷里都是敲锣打鼓舞龙狮的声音，似乎

大家都认为这样才是过年应有的样子。民间艺人“百本张”
曾在他的曲本中这样写道：“正月里家家贺新年，元宵佳节把
灯观，月正圆，花盒子处处瞅，炮竹阵阵喧，惹得人大街小巷
都游串。”她的思绪越飘越远，直到那一声声急促的门铃声把
她拉回到了现实。

“汝汝啊，去开一下门。”奶奶在厨房里对她喊道。
“知道了。”
门打开的那一瞬间，看着日夜思念的人猝不及防地就出

现在她的视线里，她反而说不出话来了。是震惊？是激动？
还是害怕？

“汝汝，新年好。”是母亲久违的拥抱，好久了，久到让她
差点都忘记了这个温暖的怀抱。

“汝汝是不认得爸妈了不成？”父亲见她木讷地没有反
应，调侃地说到。

“哎呀，你们一家子人站在门口干啥，回家了还不进屋。”
奶奶听到了声音，一边用身上的围裙擦着双手一边走了出
来。

父亲和母亲先后向奶奶问了好，奶奶激动地说了句，“回
家就好”。

“汝汝，你的新年礼物。”父亲把一个手提的小袋子交到
了她的手上，母亲在她耳边附和着说，“这可是你爸亲自挑的
礼物。”

“谢谢爸。”三年了，这种心窝暖暖的感觉又回来了。
终于，家里不再是冷清清的了。他们，回来了。
相聚的时刻总是短暂的，这几天的陪伴，其实也应该知

足了。
最后的列车到站了，她看着父母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人海

中，有什么东西慢慢的模糊了视线。她想着，人会回来，自然
也会离开。

她望着那条看不到尽头的铁轨，我们祝福着彼此，直至
生命的远去。

（作者单位：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广告1742班）

黄兰

时光总匆匆，不知不觉又走到了一年之末。长久的离情，终究归于一年到头的春节回家。看
着熟悉中又带着些陌生的小山村日益渐浓的年味，我有些恍惚：又一年了啊，一年年长大，小时候
的记忆在时光的流逝中逐渐被侵蚀得消失殆尽。

走在被红色装点了的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小山村道路上，我努力寻找着儿时的记忆，努力寻
找却找不到当初的感觉，好似时光远去，把一切也带走了。逛了大半圈，我有些气馁地正准备打
道回府时，一个记忆里熟悉的呼唤让我定住脚步，“阿兰！”我回头一看，还真是儿时的玩伴，不由
自主地笑道，“阿华！”他也和我一般不禁大笑，默契一如往常。然而事实上我们已经七八年没有
见面了，真好，世事变化无常，我们有着很多无奈，但是时光和距离没有让我们变得陌生！

“这些年在哪高就啦？”我看着与从前相比变得高大了的玩伴，不禁打趣道。
他有些无奈，“别闹，好好说话！”果然还是这么了解我，只言片语也能知道我想干嘛，我只能

耸耸肩：“好啦，说认真的，你还好吗？”
他脸上浮现我解读不了的神情，最后又转变回小时候我记忆中的那个他，“柴米油盐，一日三

餐，平平常常，放心了吧？”
尽管感觉他瞒着我什么，但是还是愿意相信他，“你一出去就是这么多年，你说说我们多久没

见了？”
他静默道：“七八年了吧，我一般不在春节回家，平时回来你都在上课。”熟悉的声音里带着愧

疚，我原本还有些怨气，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但我还是有些郁闷，“哼，搞得像我欺负你一样，这
么委屈。”说完我就故意背对着他，他顿时有些急了，“阿兰，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再次
看见他这么呆的样子，我再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阿华，你还是这么可爱！”他看着我，只能无
奈地摇摇头，“你啊——唉，败给你了！走，送你回家!”我的笑容更灿烂了一些，但是得寸进尺是我
的风格，“都怪你，都不回来过年，每次都没人陪我玩，无聊死了。”尽管知道我这是无理取闹，他还
是纵容着，“是是，都是小人的错，害得公主殿下无聊了，小人赔罪！”“知道就好，摆驾回宫。”我说
完就扔下他往前走了，他连忙跟上我，那刻，我们的笑容很灿烂，很灿烂。真好，无论你多无理取
闹，总有个人配合着你，这会是你最珍贵的东西，要好好珍惜。

我以为，最大的惊喜莫过于我们的相逢。不想，还有着更大的惊喜等着我。那天天都黑了，
他发消息让我出门，我一直不愿意，因为我真的很怕黑。最后拗不过他，只能等他来接我。没想
到，他还是开车过来的，“去哪儿，还开车？”

他只是很神秘地说道：“上车，到了就知道了！”我一脸疑惑，但还是本着多年信任，上了车。
感觉车越开越远，我开始有点不安：“这么黑，你还打算去镇上玩？”他安抚着说：“别怕，没多远的，
等会就有光了！”“知道我怕黑，还坑我。果然发小就是不靠谱！”我不禁抱怨道。他轻轻地笑了：

“你也是我发小，按你的说法你也不靠谱。”
……
说说笑笑，我们很快就来到了我们隔壁村，最后在一栋房子的墙角停了下来，我疑惑地看着

他，他似乎很高兴，拉着我步伐飞快，“跟我来！”
他把我带进屋子里，看见一屋子的人，我瞬间懵掉了，他们很开心地向我打招呼，“阿兰阿兰，

还记得我吗，我是磊子……”“我是小瑶……”我突然反应不过来，这些熟悉的名字、陌生的面孔，
“你，你们！”最后，我笑了“小学同学聚会是吗？”我转头询问阿华，只见他点了点头。扫了一圈这
些曾经最熟悉的人，我竟然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当初还小，我又是提前转学的，我以为再也联系不
上了，没有想到，还有再见之日，眼眶感觉润润的。看向阿华，我只能给他一个大大的笑容，“兄
弟，谢啦！”他拍了拍我的头，“去玩吧，等会累了我就送你回去！”我点了点头，就跑了。

我着急地寻找一个熟悉的身影，四处环视，终于在小房间看见了她，当真正看到想找的那个
人时，却不太敢上去。这时，她正好回头，看见我一脸不可置信：“阿兰？”我跑上去抱住了她，“阿
雪，我终于找到你了。我试过找我们村里的人帮忙联系，可是都找不到你。”阿雪也是很激动，“我
也找不到你，你们村里就你和阿华两个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他也是神出鬼没的，真是伤心。”时隔
多年，我终于找回了我的闺蜜，真好!我们好像从未分离过，一起分享这些年的秘密，分享着彼此的
喜怒哀乐。聚会结束后，阿雪那句“我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无论在哪总会熠熠发光，我会
在远方一直祝福着我。”

阿华送我回家的路上，我和他提及我们两都避之不谈的话题，我告诉了他我内心的想法，“阿
华，我不怪你违背我们的誓言，我们都在岁月中跋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所以你最后选择读
书这件事，我尊重你，并没有怪你，就像阿雪说的我们聚起来是一团火，散开是满天星。我会带着
你那份，继续前行。只是遗憾不能陪你一起，我只能在背后默默祝福你！”阿华只是静静看着我，
我知道他懂，他说：“不能陪你，愿你此后一切安好！”

这是这个春节里我收到最好的祝福，也愿你此后，一切安好！
（作者单位：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广告1741班）

杨文君

的祝福

迟来

此后，一切安好

“祝你未来一切都好，再会了！”
那是今年的大年初一，空气中洋溢着浓重年味，到处是令人

心折的烟火气。在这喜庆热闹的氛围中，我懒洋洋地趴在桌子上
小睡。恍惚间，脑海里忽然回响起这句莫名的祝福。它像是来自
远古时空的回忆，又像是一曲宏大乐曲的终章，有那么一瞬间，我
甚至分不清这是虚幻还是真实。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又是何人对
我许下这离别的祝福？在脑海中搜寻许久，我方才想起这个人。
他曾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已快把他忘记了。

时间倒转回八年前，当年我刚刚上初中，还是个不折不扣的
中二少年。那时真是天真烂漫极了，总是虎头虎脑的做着一些傻
乎乎的事。学着武侠小说里的样子，到处找人划拳论道。也正是
因为这个爱惹是生非的性子，我认识了他，我最好的朋友——新
宇。

少年们的相遇，或许不需要什么前因后果，往往只要一个火
花，便能点燃彼此的激情。记得那一天，我照常在班级里打打闹
闹，惹是生非。突然间，在教室里四处乱窜的我，迎面撞倒了一个
同样冒冒失失的男生。我本想教训一下这个不看路的同学，却见
他挣扎着爬起来，手里还捧着本书，登时气就消了大半。于是赶
忙上前一步，将他扶起来，他扬手谢过。这一扬，我便看见了他捧
着的书，是一本武侠小说。因此，我对他好感倍升，就仿佛遇到了
同道中人，起了结交之心。于是双手抱拳，学着武侠片里的架势，
朗声道：“这位兄台，交个朋友吧。”他被我这一举动，弄得有些手
足无措，不知如何应付。斜歪着脑袋沉吟再三，终于缓缓放下书
本，和我随意回了一礼：“兄台不敢当，但从今往后，我们就是朋友
了。”

这便是我们之间的相遇，有些可笑，也有些唐突，但却是现在
无比怀念的回忆。

记忆中的新宇，是个有些瘦弱的少年。他有着三角眼，眉毛
短粗而上挑，再配上塌鼻子薄嘴唇，就组合成了这个有些滑稽的
面相。他也正是一个这么好玩的人，总喜欢说着些不着边际的笑
话，想尽法子逗我发笑。另外，他还能画得一手好画，寥寥数笔便
能勾勒出一个形象，生动又传神。我就常常成为他笔下的主角，
跟随着新宇的画笔，游走于他笔下的世界，突破次元间的间隔。
我时而化身为统御天下的皇帝，威风凛凛却又眼露慈悲；又或者
是贫贱至极的乞丐，衣衫破旧而受人唾弃；又或者是邪气凛然的
魔王，相貌可怖让人不寒而栗。他总喜欢把这些打趣之作拿来给
我欣赏，像极做了好事就要讨赏的小孩。我也往往被他逗乐，却
又不满于总是拿我开刀，便常常向他直翻白眼。

“啥时候也画画你，老画我可不行啊，”我摊了摊手，“我都快
被你玩坏了。”但他每次都是口头应付，说着下次就换别人恶搞，
但却依旧乐此不疲的画着我。我对此虽是无奈，但也无可奈何。
但老实说，我隐然间甚至还有些期待。好奇着下一次，他又会怎
样画我。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整个初中。我们在学校里画着
画，老是相互斗嘴。到了放学，更是结伴而行，一同回家。我们在

路上交流着彼此的想法，谈论着那些遥不可及的梦想。那年我们
年少轻狂，总是海了天的高谈阔论，用自己有限的学识去评定是
非成败。我们时而驻足交谈，又时而奋步急行。从天明走到夜幕
低垂，街旁的路灯渐渐一盏盏的亮起，发出昏黄色的光芒。长街
上万家灯火，急促而过的车流扬起淡淡烟尘，这是极具烟火气的
时刻。身着校服的我们，便融化进这滚滚夜色之中。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很快，我们就到分别的时节。与相
识时的怀念，相处时的快活相比，离别无疑是短暂而乏味的。我
们再一次一起回家，路上我们都不发一言，似乎沉默能让时间停
滞不前，我们都想停下这过隙的白马。但终于，他转过头看着我，
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该说再见了，兄弟，我们要分别了，”他一
字一顿，“明天我就要去外地了，以后或许再难相见了。”“未来可
期，”我打断他，“总会有再见的一天的。”“是的，那就…”他忽然下
了决心，“祝你未来一切都好，再会了！”接着，便往他家的方向跑
去。

那一天，是五年前的春节。我静默地看着他远去的方向，孤
孤单单的站立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难过得不能自己，就像是心
里有什么东西崩塌了。直到这时，我方才彻彻底底地想起来，想
起这遗忘的祝福，从这五年的梦境中清醒过来。时光荏苒，如今
又是一年的春节了。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我们才能再会？但我一
直相信，终有一天，我们定会再见的。兄弟，无论你在哪里，我都
希望你都能好好的，未来可期。这久违的祝福，在这阖家团圆之
际，也希望你能收到。

（作者单位：国际教育学院会计1782班）

被遗忘的祝福
刘承懿

春 节
庞皓天

今年，是这座小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第一年。
很多人在刚听到这个政策通知时都有些不屑一顾，毕

竟以往每年都有这么多户人家要在大年夜那天晚上在自家
门前摆上一长串八百响的鞭炮，就是想红红火火的迎个新
年，岂能说禁就禁了？

但是很快人们发现，今年这个要求不是闹着玩的。所
有中小学生放假前都发了一张通知传单，告诫学生家长们
今年不准燃放烟花爆竹，各政府单位也一再三令五申公职
人员不得带头放鞭炮，每天都有警车在街上一边巡逻一边
宣传着私自燃放爆竹的要处十五天拘留以及罚款的处罚，
大大小小的商店里往年专门摆各种尺寸鞭炮的地方也空了
出来，买年货的人不用再提着笨重的鞭炮回家了，但没有几
个是为此感到高兴的。

我放假刚回到家就从爸妈嘴里得知了这个消息，与他
们惋惜的语气不同，我并没有太惊讶，毕竟都已经有这么多
城市禁止在市区内放鞭炮了。我心想这样也挺好，不用一
到春节就放眼望去全是烟雾缭绕了。按照往年，很多人家
要在除夕夜的前几天一直放鞭炮到大年初七，整座小城都
消停不下来。尤其是除夕夜那天晚上，十二点的钟声一响，
全城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响起络绎不绝的鞭炮声，能持续热
闹到一点多。之后的三四天里，这座小城就成了天上的仙
境，到处都是带着火药味的白雾。

其实还是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吧。鞭炮在我眼里不单是
为了图个喜庆热闹，更多是小城的人们对春节的祝福，意味
着感谢过去一年自己的努力，做好迎接新的一年的准备。
出门买年货时购物车里少了散发着淡淡火药味的鞭炮，清
洁卫生之后看着往年专门留着放鞭炮的地方空出来，心里
总会有点失落。

没有烟花鞭炮的春节，谈何祝福呢？
很快，就到了回老家吃年夜饭的时候。我们早早地回

了老家，全家人一齐动手贴春联包饺子倒也忙得乐乎。到
了晚上，我教着爷爷怎么操作遥控器看新买的电视，看着他
布满岁月痕迹的脸乐呵呵地听着我说话，不时慈爱地看着
我，与此同时奶奶就在厨房里忙前忙后的，像是要张罗一桌
满汉全席一样。我的心微微一动，心想爷爷奶奶每年就等
着这个时候能全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地过个好年吧。转
念一想，这个时候有没有鞭炮还重要么，家人的陪伴就是对
老人们最好的春节祝福。

这是老人们的春节，家人的陪伴最重要。
吃过年夜饭，我们要开车赶回家里。行驶在村间的小

路上，透过车窗，能看到路边有不少成群结队的小孩鬼鬼祟
祟地拿出藏在怀里的烟花，一番东张西望后放在地上点燃，
然后怪叫一声一起跑开，只留下身后爆开的绚丽火花照耀
这一宁静的小天地。车子穿过整个村子，能听到像这样的
动静在全村的各个角落都不时地响起。就像头顶的夜空，
星星在上面一闪一闪的，虽然没有月亮耀眼，但又让人无法
忽视。

这是小孩们的春节，快乐最重要。
回到家里，发觉还有好一会才到跨年的时候，打开春晚

又觉得没有啥看头，决定出门游荡。走在大街上，发现这座
小城的街道难得的冷清，想必大多都呆在家里等着跨年
吧。去年这个时候的小城，还是会有点喧闹的，总会有一帮
小孩成群结队的在街头放烟花，时不时会有几户人家开门
在门前点几串小鞭炮为跨年预预热，今年这些全都失去了
踪影。

因为有他们。
他们有的坐着巡逻车开着警笛在大街小巷穿梭，一发

现有人想燃放烟花爆竹的就立马制止，耐心地跟他们说明
政策；有的将警车停在路边，不停地跺着脚同时往冰冷的手
哈热气，还要留意着城市的动静，防范着不法分子的图谋不
轨。像这样的工作往往要持续到未来好几天，毕竟每逢春
节之际也是各种小偷团伙出门作案的好时候。他们穿着威
风的制服，干着很多人都不愿意干的活，他们守护着这座城
市，他们让更多的人可以安心过春节。

这是人民警察的春节，人们的安全最重要。
跨年的钟声终于响起，这座小城还是依旧的宁静，就像

安静的湖面没有一丝皱纹。突然，一颗不起眼的光点冲破
了这湖面，呼啸着冲向高处，在漆黑的夜空中爆发出一朵绚
丽的火花！我被惊醒似的抬头看向它，相信这座小城的很
多人也都在做出同样的反应——惊讶地冲到窗边或是在街
道上惊奇地抬头仰望。后面的光点不负人们的期望一次次
划破天际，为漆黑的夜空带来绚丽的色彩，焰火绽放的余音
中似乎还能听到孩子嬉笑着逃窜的声音。

我静静地站在街头，看着天空绽放的花火，思绪万千。
这点小烟花虽然远不及去年满城鞭炮声的声势浩大，但却
能让人心头一动，就像是以往的在除夕夜跨年钟声敲响后，
在父亲的催促下畏畏缩缩地点燃了鞭炮的引信一样。仿佛
过了一个世纪，夜空又恢复了宁静。我看到不远处的街边
就停着一辆警车，几个警察一边搓着手一边用期待的眼神
看向天空，应该是在这焰火中看到了家里守着电视等他们
执勤归来的家人吧。

这时候，一个小小的烟花好像又成了春节最重要的东
西。

我相信，这座小城里有很多人都在回味着刚刚短暂而
又漫长的美丽。他们或是站在窗边，或是嬉笑着在街头打
闹，或是坐在沙发上慈爱地看着身边的亲人，或是笑着对身
边的同事说一声新年快乐。

因为，这是春节的祝福啊。

（作者单位：国际教育学院 会计188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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